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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坠子作为河南土生土长的曲艺曲种，它曲调优美，以唱为主，唱中夹说，一直备受全国观众的喜爱，全国
各地都能听到河南坠子的唱腔。但7月中旬，山东河南坠子演员刘瑞莲在获得曲艺牡丹奖后，却称：“河南坠子在
山东有很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也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我期待着山东坠子这一称谓早日到来。”一石激起千层浪，
近日里，记者分别采访了我省河南坠子表演大师刘宗琴，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曲艺志·河南卷》主编、

《河南曲艺史》项目负责人张凌怡，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化学者刘景亮，河南省艺术研究院导演、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河南坠子保护工程办公室成员明巧玲及河南省歌舞剧院一级编剧李广宇，他们称，这种说
法有点狂妄，同豫剧在哪儿唱都叫豫剧一样，河南坠子虽在山东表演，但它仍然是河南坠子。

晚报记者 张秋玲 杨伟/文 首席摄影记者 贾俊生/图采访中，当记者把刘瑞莲的说法转述以
后，专家们纷纷表示此说法有点太狂妄，张凌
怡称，河南坠子是全国性的，在全国26个省、
市、自治区都有河南坠子的身影，之所以叫河
南坠子是因为这个曲种诞生在河南，唱腔、发
音、旋律都是以河南方言为基础的，如果用天
津话唱，那就不是河南坠子了，就像山东琴书
必须用山东话唱一样。“如果说京剧在河南唱
就改叫豫剧，那岂不是乱了套？”更有专家激
动地反问。

李广宇介绍说，河南坠子在山东菏泽有
很多演员，之所以会这样是有历史渊源的，菏
泽离河南很近，而且在历史上就隶属于河南
界，菏泽人说河南话很容易，河南坠子也因此
在那里很盛行。“刘瑞莲的说法恐怕只是她个
人的想法而已，如果考证过历史，她就不会这
样说了。”李广宇猜测道。接着他又说：“只是
由于曲艺艺术的整体下滑，河南坠子目前在
全国的状态都不好。即使在发祥地在河南，
河南坠子也是少有人问津。”

现在听过河南坠子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了，但据专家介绍，现如今寂然无声的河南坠
子也曾经历过无与伦比的辉煌。在河南曲艺
中，影响最大的曲种应该是河南坠子。“不少
人认识河南坠子就是从乔清秀开始的，这是
河南坠子的一个艺术高峰，不仅为大家所公
认，时至今日也没有人逾越。”河南省艺术研
究院曲艺史专家张凌怡说。乔清秀，1910年
生于河南内黄县店集村。上世纪 30年代后，
她在天津献艺 10 年，赢得了“坠子皇后”美
誉。昆仑唱片公司和驻上海的美国亚尔西爱
胜利唱片公司先后为她灌制了 20张唱片，乔
派河南坠子随之传遍大江南北。之后，河南
坠子涌现出一大批女艺人，如“郑州三刘”中
的刘明枝、刘桂枝、刘宗琴，开封坠子名家赵
玉凤、徐宝红，商丘东路坠子“武状元”刘世
红、“文状元”张大贵，豫北坠子名家徐玉玲、
魏桂兰等，河南坠子也因此成为全国各地颇
受欢迎的曲种之一。

据张凌怡介绍，1963年，全省共有100多
个曲艺演出团体，其中河南坠子职业和半职
业演员达 3000 人，数量为诸曲种之冠。当
年，河南省文化局在郑州举办河南坠子艺术
座谈会，省内外知名坠子名家马忠翠、刘兰
芳、姚俊英、范小英、徐玉兰、吕明琴、郭文秋、
马玉萍、曹元珠、李治邦、郭文喜、丁志忠、余
海泉、李治业等 72 人云集郑州，对河南坠子
的渊源、艺术特色及如何表现现代生活、培养
新一代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并组织了内
部交流演出和公演。徐玉兰的《林冲发配》、
李治邦的《王麻休妻》、郭文秋的《闹场院》、刘
明枝的《花园会》、刘宗琴的《奚童行刺》、赵铮
的《双枪老太婆劫刑车》等，在会内外受到热
烈欢迎。后来河南坠子发展到鼎盛时期，我
省还进行了专业人才的培训教育。1982年，
河南省戏曲学校开设中专学制的曲艺班，其
中招收坠子学员 27名，伴奏 10名，开创了较
为正规的坠子艺术教育。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年代中期，河南省戏曲学校一、二、三届曲
艺班和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一批毕业生分配至
全省各地专业曲艺团队或文化馆，成为河南
坠子青年演员和演奏员队伍中的有生力量。
其中以赵铮为主创办的河南省戏曲学校曲
艺班，还创作排演出一大批优秀坠子曲目，
如《彭总认亲》《马路宴席》《红线罗帕》《中秋
月》《春妞进城》等。1984 年，由中央文化部
在天津建立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内，也设有
河南坠子的课程，除天津的教师任教外，还
邀请了河南曲艺说唱团的著名坠子演员和
琴师刘宗琴、丁志忠讲课授艺。到 20 世纪
末，该校已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河南坠子青年
演唱者和伴奏者，如张楷、薛维萍、景凤玲、
陈梅生、王瑞英等。

与河南坠子的辉煌相比，如今河南坠子可
谓是滑入了谷底，少有人问津了。张凌怡称，
过去我省河南坠子的专业演员数以万计，那时
每县都有一个曲艺团，除南阳地区外，这些曲
艺团都以演唱河南坠子为主。而现在在郑州
已经没有一家专业曲艺演出队伍及曲艺演出
剧场了，人们也只有在重大晚会上可以看到河
南坠子的惊鸿一瞥。李广宇告诉记者，他曾亲
眼见证了河南坠子演出队伍走向支离破碎的
过程。1988年，刚刚大学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了
河南省曲艺团，当时团里共有129人；上世纪90
年代初，随着艺术团体机制改革，团里有三四
十人转入到了其他行业中去；1996 年，省曲艺
团正式合并到省歌舞剧院，当时曲艺团只剩下
30人。现在，曲艺团只有 19人，而且已经没有
了弦师。

据张凌怡及李广宇的了解，和省曲艺团相

比，其他各地曲艺团更是凋敝无几了，只有开
封曲艺团力量稍显强一点，但平时演出也只能
说说相声而已；南阳市曲艺团也还不错，只是
他们以演唱大调曲子、三弦书为主。至于其他
地方，当年的曲艺团几乎都已经解散，只是偶
尔会有河南坠子的艺人的个人活动。至于具
体还有多少人在唱河南坠子，张凌怡痛心地
说：“这么多年了都没法统计，我们曾向全省
100 多个县发了关于河南坠子艺人的调查问
卷及统计表格，但各地方根本没人具体负责，
也就不会有信息反馈，最后只收上来 20 份。
现在农村应该还有艺人在进行演出活动，只
不过我们了解不到而已，而且大部分农村艺
人也已经纷纷改行，另谋生路了。现在河南
坠子面临着严重的青黄不接问题，年轻人知
道河南坠子的不多，学唱河南坠子的更是少
之又少。”

2007年，河南坠子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而我省也在省艺术研究院成立了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河南坠子保护工程
项目组，张凌怡、李广宇、刘景亮及明巧玲作为
曲艺方面的专家，皆是项目组成员之一。他们
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对河南坠子的抢救保护分
为两种：一是静态性的保护，二是动态性的保
护，但他们只能把河南坠子当做研究对象保护
起来，把与河南坠子相关的资料收集起来，而
没有能力扭转河南坠子即将日落西山的局
面。即使这样，他们的工作也是困难重重。刘
景亮称，要使人们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
要性，就要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自觉性，自动
地把这些文化遗产当成宝贝对待，而不再一味
盲目地对自己民族的艺术不自信。

工业文明的急剧发展，电视普及得越来越
广，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及休闲娱乐方
式，使得河南坠子已经失去了舞台。过去河南
坠子可以是一个艺人一台戏，很了不起，也很
受老百姓喜爱。而如今人们可能偶尔还会回

忆起河南坠子，只是已少有人再听、再看、再学
河南坠子了。虽然河南坠子被认定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很多地方只是重申报，轻
保护，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做政绩工程、旅游
开发项目对待，组织机构不健全，地方立法也
不够，这都使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
不周严。

虽然如此，项目组的成员凭着对河南坠子
的热爱，仍在艰难前行，并取得一些成果。就
在记者采访时，张凌怡激动地告诉大家，他意
外地得到一个线索，在周口郸城有位77岁的老
艺人陈淑兰（音），会唱东路坠子里一些十分珍
贵的牌子曲。张凌怡在 50年前就听说过有牌
子曲，但从来没听过，这次他们一定要赶到周
口为老人录音录像，把这些珍贵资料记录并保
存下来。此外，他们打听到在原阳还有一位老
艺人，也准备将去对其进行录音录像。而李广
宇称，今年第六届中国曲艺节即将在平顶山举
行，届时河南坠子也将再显身手，让观众找回
即将失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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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 ] 扭转尴尬局面困难重重

[ 反驳 ]
京剧在河南唱就改

叫豫剧，岂不乱套?

[ 历史 ]
历经辉煌，河南曲艺

中影响最大的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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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刘景亮

◀《河南曲艺史》
项目负责人张凌怡

山东河南坠子演员称，河南坠子在山东应该叫山东
坠子，本报记者专访相关专家进行反驳——

在哪儿唱都是河南坠子！


